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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公经常会为一些
小事争论不休，这使我一直

都觉得他不够大度，男人总
得让着女人吧，说句“我错
了”又能怎么着？可他说大
丈夫自然要是非分明，不能
黑白颠倒。真是气死我了！

有天晚上，我们又因为
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吵

了起来，到最后谁也不理
谁，背对着背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赌气只
给自己煎了一个荷包蛋，热
了一瓶牛奶。老公瞥了一
眼，拎着包，匆匆走人了。晚
上，我还是没做饭，只给自

己冲了一杯豆奶。到了晚上

十点多，老公红着脸，带着
一身的酒气回来，躺到床上

就打起了呼噜。
第三天还是老样子。晚

饭时分，我到楼下吃快餐，
看到了坐在斜对面闷头吃
东西的老公。我也没理他，
自顾自吃了起来。晚上，他
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在床

上看杂志。
第四天早上我们还是不

说话。但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老公没像往常那样看电视，而
是坐在床上看起了报纸。这反
常的举动，使我意识到他在寻
找和我说话的机会，好尽快结

束冷战的局面。没门，除非你

主动认错！我一边想，一边用
眼角余光瞄着他———只见他

掏出手机，按了几下，我的手
机就响了，一看号码，正是老
公发过来的，屏幕上只有三个
字：“我错了。”

四天的冷战终于以我的
胜利而告终，我大喜。第二天
早上，我们坐在餐桌前吃早

餐时，老公很严肃地看着我
说：“老婆，有人说认错是男
人的专利，该认错时必须认
错，不然认错权就可能会给
了别的男人。但我必须说明，
我昨天虽然向你认了错，可
并不代表我就真的错了。”

还敢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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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来了个亲戚，送了
两蒲包螃蟹，个个体大肥

硕、青背黄毛，看了就馋人。
一包留下自家享受，一包孝
敬了老丈人。

过了两天，老婆又拎了
一包螃蟹回来，看来可以继
续饱口福了。女儿也跑来凑
热闹要数数有几个，突然她

大声问：“咦，这不是送给
外公的那包螃蟹吗？”
“怎么可能？”我有点

惊讶。
“你忘啦，给外公的那

包不是扎绳松了吗，还是我
给找的绳子呢，就是这根，

我一看就知道。”
我和老婆都很疑惑，于

是打电话给丈母娘。
原来，小舅子这阵子正

好想在街道上租个门面，丈
母娘没舍得吃那螃蟹，让小
舅子拿去送给了居委会主

任。我老婆是医生，螃蟹是
一名患者的家人连同红包
一起给的，红包没收，在病
人的再三恳求下，收下了螃
蟹。可这病人是位老大爷，
只有一个女儿，是一所学校

的老师，听说还是个班主
任，怎么会和居委会主任有
关系呢？也许是什么亲戚或
朋友吧？我猜测。

先不管这么多，既然这
样，还是把螃蟹还给老丈
人，并嘱咐千万不要再送人
了。刚好小舅子也在场，说

起了这件事，小舅子也很奇
怪，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
说居委会主任有个儿子，正
是就读于那个女老师所在
的学校，听说成绩不好。

想来，居委会主任一定

是把螃蟹给了儿子的老师，
巧得是，给老师的父亲看病
的主治医生，正是我家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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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火车司机，去年
刚拿了机车驾驶证，今年我又

学了车，拿了汽车驾驶证，巧
的是两个证都是 B类驾驶
证，只不过一个是公安局发
的，一个是铁道部发的。

那天闲来无事，就借了朋
友的车带女朋友出去玩，我一
边和女朋友聊着天，一边开车

飞奔在公路上，这感觉可比开
火车爽多啦！但我毕竟不经常
开车，对道路也不熟悉，在过
前方一个路口时，吃了红灯，
车没刹稳，往前抢了好几米。
路口正有一年轻交警，只见那
交警冲我一招手，我就知道坏

事了，只得把车停到路边。
车停好后，那交警给我敬

了个礼，然后就要看我的驾驶
证，我赔着笑对交警说：“我
有证，这就拿给您看！”说着
就掏兜里的驾驶证。这一掏

我就傻了，我的驾驶证居然
忘带了，不过，兜里倒是有个
证，是我的机车驾驶证。慌乱
之中，我一急就把机车驾驶
证递给了交警，那交警接过
证，疑惑地看了老半天，然后
又还给我，说了声：“下次注

意！真奇怪了，什么时候铁道
部也发驾驶证了？怎么也没人
通知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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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都学精了，个个
会搞平衡。那段时间，我被
易中天《品三国》迷住，每
天晚上熬到十二点多。我家
小妞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从书店给我找来一本 《品
三国》，还说：“才出了上半

部，不过你别急，我把我的
电话号码留给书店老板了，
等下半部出来的时候他会
通知我，就算我送你的生日
礼物吧。”

又过几日，轮到小妞爹

过生日，小妞也送他件意
想不到的礼物，那可是打
死我也想不出来的：一个
骷髅形状的烟灰缸。小妞
爹爱抽烟不假，但也没必
要非买个这样的烟灰缸
吧，究竟是为了啥？

追问了半天，那边响亮
地回答：“我逛了整个市
场，也就这烟灰缸跟那本
《品三国》一个价了，手心
手背都是肉，我不能偏心，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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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学理科出身的，
设计的很多建筑仍屹立在

我们这个城市，这是我做
女儿的自豪。如今，爸爸已
经退休两年了，在他的书
柜里，仍是长长的两大排
专业书籍，还有好多他自
己整理的资料。我知道，那
每一本书，爸爸都是认真

地看过的。
今年暑假，家里收拾房

子，我把爸爸的书全给他装
箱了，后来搬来搬去妈妈嫌
麻烦，说把它卖了吧，反正
也不看了。爸爸没说话，妈
妈说：“你都成老汉了，还想

成为‘老学包子’？”这当然

是调侃了，其实我们都知
道，爸爸是不舍得卖书的。

那天午饭后，爸爸就回房间
了，我跟过去，爸爸已经在
挑拣书本了，看看这本不舍
得，看看那本又收起来。
“我来帮你。”我把书

一摞一摞地装进废纸箱，老
爸说：“我挑完你再放，再留

几本书看看。”“这些书咱
家除了你看，谁还看？”我
说。然后我就不吱声了———
爸爸的一手技术，在行内是
令人称道的，记得爸爸的朋
友说过，这项技术应该作为
传家宝在我们家传下去，要

是丢掉了太可惜。无奈哥哥

的兴趣不在这方面，我数学
又不太好，接受不了那些数

据和公式，反之我也许会去
学的，圆老爸的心愿，成为
一名女工程师也会有很潇
洒的人生。
“嗨，爸，这真是知识值

钱纸不值钱啊，这么好几箱
子书还不知道能卖几个

钱。”我回过神来，“还好书
里面的东西都藏进您肚里
去了，要不亏大了！要不咱
不卖了，过两天再摆起来？”
“算啦，卖吧，留着还占

地方。”
老人的话轻松，可是我

的心竟开始隐隐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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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我们南京街头运
营的出租车，那是改革开放以
后才恢复、发展起来的。其实，
早在解放初期，市面上就有出

租车在运营，只是人们已经把
它们淡忘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南京
市内的公共交通十分落后，马
路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公
交线路，车辆少且不说，车况
又很差，远远满足不了市民出

行的需求。作为补充，于是在
城市的主干道上就出现了公
交车、马车和出租车并驾齐驱
的景况。

早期的出租车是个什么

样子呢？它们大多是旧社会
那些达官显贵们逃跑时留下

来的外国小轿车，如 “吉
姆”、“道奇”什么的。虽然有
些老旧，但是擦亮以后，一溜
排地停在马路边的站点上，
这在当时还是颇为壮观的，
南京人习惯称之为 “小包
车”。这些车的车况都不佳，

而且为了讲求效益多载乘

客，统统撤掉了车厢内的沙
发座椅，取而代之的是几张长

条木凳，乘客往往只能够猫
着腰才能够钻进车厢。因为
行驶灵活、车速快，乘客到达
目的地自然要快捷不少，票
价呢，较之公交和马车还是
略贵一些，许多人从节省的
角度考虑，往往是望而却步。

时值刚刚解放，由于重视
对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
同业公会的严格管理，那时的
出租车服务态度良好，欺诈乘
客的现象绝少发生。与今日的
出租车有所不同，那时的出租
车是定点定向运行的，全市有

好几条出租车线路。我曾经不
只一次乘坐，那是父亲带我们
去中山陵游玩时才坐的，起点
站设在新街口，今大众书局附
近的慢车道上。坐在车里边，
往往人多拥挤，并不舒坦，可
好歹算是坐上心仪的小包车

了，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到了五十年代后期，这些

运营的出租车相继进入了报
废期，既无配件又无力维修，
难以为继，再加上公交运力的
迅速改善，公用事业的格局发
生了变化，早期的出租车便逐

步退出运营市场了。

张大妈的宝贝孙子发烧了，
赶紧和儿子儿媳一起带他到医

院看病。医生看了说要打吊针，
张大妈急急忙忙地先去付款拿
药，媳妇把自己的钱包给了她，
让她拿钱包里的钱付款。

张大妈到结账处一看，交
钱的人排了一长溜儿，想到正
在哭闹的孙子，大妈急呀。忽

然，大妈看到旁边一个柜台没
人排队，一个牌子上写着：刷卡
付款处。大妈眼前不禁一亮，幸
好今天走得急，没把卡留在家，
小孙子还是有福气的呀！

她赶紧到那个柜台前，从
自己的包里拿出几张卡，递给

收银员：“姑娘，你看看哪张
卡有用呀？”收银员一张一张
看了，笑着对大妈说：“大妈，
你这都是超市卡，什么苏果、
金润发、家乐福的，还有一张
是公交卡，这些卡在我这里都

没用。”大妈急得乱转，忽然
一拍脑袋，想起媳妇的钱包。

打开钱包一看，呵，齐整整的
好几张卡插在那儿呢。

大妈高兴了，说：“姑娘，
我这儿还有卡呢，麻烦你再看
看。”收银员接过来一看，又
笑了：“大妈，这都是商场的
VIP卡，这些也没用的……”

这时，张大妈的儿子一溜
小跑地过来问：“怎么还交不
上钱啊？”大妈说：“你看那边
排的长队，你有卡吗？”儿子
掏出钱包，在那一溜齐的卡里
随便拿了一张递给了收银员。
收银员麻利地刷完卡后，笑着

对大妈说：“你们家分工蛮到
位的嘛！媳妇管VIP卡，就是
管高档消费的，儿子管各种银
行卡，就是支付账单的，你们
老年人就管超市卡，买生活用
品管一日三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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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负责我们大学的招
生工作，熟悉的人都说老马
“滑头”，是因为不管什么
事情，他处理起来都有一套
办法。譬如说在外活动，他
经常遇到别人认识他而他
认不出别人的情况。这一点

并不奇怪，干这工作的，多
少人都想巴结他。但老马处
理这样的事情，绝不会让对
方尴尬。

一次到某中学招生宣
传，见了人家校长，老马想
不起人家的名字，却直接就
上去拥抱人家：“一直想会

会老朋友，就是抽不出时
间。”人家校长忙着去给他
沏茶，他却偷空问我：“叫
啥？”我这秘书当得也不咋
的，哪能记得呢？校长沏好
茶，并没有发现老马忘了他
的名字，说：“我的孩子在学

校还要麻烦你啦。”老马眼
前一亮，说：“应该的，应该

的。哎，小孩叫什么名字？”
“叫赵某某。学的是计算
机。”然后一切变得从容，
老马就说了：“赵校长呀，
我们可是多年的老交情了，
好的苗子，可不要藏着掖着
哦。”有时候，实在找不到

别的线索了，老马会主动把
自己的名片递上，说：“哎
呀，通信发展太快，电话号
码老变，换个片子吧。”然
后就如老朋友一样亲切交
谈。人家留老马吃饭，老马
就说：“越简单越好，千万

不要拿老朋友当客人。”每
次都这样强调，但每次人家
都拣最好的上。

老马虽滑头，但也被我
“整”过一次。他喜欢打扑
克。打牌时特别喜欢批评别
人，为此，我可没少遭罪。另

外一所大学招生办公室的
小陆也是经常吃瘪的角色，
他的顶头上司老张也喜欢

打牌，喜欢骂人。一次在外
地开会，我们四个人正好凑
在一起，形成的阵势是两所

大学的较量。这样呢，我和
小陆就倒了霉，赢了，是领
导水平高；输了，领导就该
骂我们了。

第二天晚上，小陆悄悄
地对我说：“我们两个打他

们两个，怎么样？”这真是个
好注意。吃完饭，洗过澡，把
桌子摆好，我便与小陆坐了
个面对面。老马说：“哎，怎
么这样坐呢？”小陆说：“今
晚我们两个小年轻向领导
们学习学习。”两个领导也

不好多说什么，就这样坐了
下来。结果是，我和小陆连
赢三圈。

哎哟哟，那天晚上可热
闹了，老马骂老张手和脚一
样臭，老张骂老马牌技还不
如三岁的小孩子，一来一

去，像讲相声一样，不歇火。
我和小陆为此可是偷着乐
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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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老卢近来换了一家
单位，不但薪水高了，而且

发展空间也大了，老卢很满
意。但是新单位离住的地
方太远，老卢不得不每天
早上 6点就去路口等班
车，如果到了冬天，早上 5
点多就得起床，未免也太
残酷了。于是老卢决定搬

离租住了三年的温馨小
家，重新租房子。

老卢好不容易才找到一
处较满意的房子，两室一
厅，每月租金要1500元。老
卢嫌贵，就同房主讨价还
价。房主是一位 60多岁的
老头，老头身板硬朗，说话

声如洪钟，一听老卢还价，
他显得很为难：“当家的不
在，我不好应允你。”老卢
很奇怪：“老大爷，你不就

是房主吗？还有哪个当家
的，是你儿子吗？”老头摇

摇头：“家里老太婆当家。
老太婆年轻时当过领导，爱
管人，现在家里上上下下都
听她的。”话音未落，只听
门外有人喊道：“老头子，是
有人租房子吗？”老头说的
家里的老太婆来了。老太长

得很瘦弱，一副弱不禁风的
样子。

老卢原以为老人家是拿
“家里老太婆当家”来敷衍
他的，一看情形，果真是老
太婆当家，原先说话粗声大
气的老头，一见了老太婆马

上变得温顺体贴起来。老太
一口答应以每月 1200元的
价格，把房子租给老卢，只
是提出要把厅里的那套红
木桌椅搬回楼下家里，重新

给老卢换一套桌椅。
当下签好租房协议，老

太要老卢帮忙搬桌椅。老卢
一掂桌子，挺重，又见老太
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便
说：“大妈，这桌子很重，还
是让老大爷和我一起抬
吧。” 未等一旁的老头搭
话，老太便说：“他顶什么

用？能有我力气大？”说着，
老太卷了卷袖子，踢了踢
腿，活动了一下，便和老卢
将红木桌椅从六楼抬到一
楼，又将一楼的普通实木桌
椅抬到六楼。

只见老太面不改色气

不喘，老卢却累得不行。后
来，老头有些得意地对老卢
说：“你别小看她，老太婆是
省武术协会的，年轻时功夫
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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